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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不是諮詢：⾹港⾸份五年規劃的真正考驗 

王柏林、⽜致⾏、宋恩榮 原載於《明報》2026 年 5 ⽉ 28 ⽇ 

⽂章摘要：「五年規劃」的考驗不僅收集意⾒，⽽是判斷訴求並轉化為可⾏的⾧線

政策。⾹港要做好規劃，必須補強政府、⼤學與獨⽴智庫共同⽀撐的政策研究能⼒。 

 

⾹港正在編製⾸份「五年規劃」，這是⾸次嘗試為⾃⼰作整體⾧線規劃。⽴法

會「對接國家『⼗五五』規劃⼯作⼩組委員會」連⽉來舉辦了約90場業界諮詢、

接觸超過4000⼈次、收集了400多份意⾒書。⼯作量可觀，也反映社會各界對⾹

港未來發展有很多意⾒和期待。 

但在討論諮詢做得好不好、報告寫得對不對之前，或許需要先停下來回到⼀個

更基本問題：所謂「規劃」，究竟是甚麼？ 

「 計劃本⾝⼀⽂不值」 

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曾在⼆戰中指揮數百萬⼤軍。他有⼀句經常被引⽤名⾔：

「計劃本⾝⼀⽂不值，但制定計劃的過程⾄關重要」── 世界瞬息萬變，寫得再好

的計劃也會過時， 惟計劃過程鍛鍊提前思考及動態調整的寶貴能⼒；計劃是死的，

計劃能⼒是活的。 

中國⼈將這個道理說得更早、更直接。1930年5⽉，⽑澤東在江西尋烏縣連續⼗多

天召開調查會、訪問商⼈農民幹部，進⾏了⼀次⼤規模的社會調查。從這次⽥野⼯

作中，他總結出⼀篇⽂章，題為《反對本本主義》，提出了那句後來成為中國政治

中最常被引⽤的原則：「沒有調查，沒有發⾔權。」 

正因如此，世界各地的成熟政體——從新加坡的「未來經濟委員會」到英國的「現

代產業戰略」到經合組織（OECD）成員國的⾧線政策研究單位——都願意在規劃

⼯作上下重本，投⼊專業團隊與⾧線資源，為的不是寫⼀份漂亮的計劃⽂件，⽽是

建⽴⼀套能夠不斷吸收資訊、修正判斷、調整⽅向的能⼒。 

港澳辦主任夏寶⿓今年4⽉明確指出，特區政府制定⾸個五年規劃「很有意義」，

規劃應「具有科學性和前瞻性」，並要「集眾⼈之智」編制實施好。這說明五年規

劃，不只是⼀項對接⼯作，⽽是期望⾹港能夠對⾃⼰未來作主動思考、跨部⾨協

調、跨任期承擔的核⼼任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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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做好這項⼯作，不能只靠熱情，它需要⼈⼿、時間、專業訓練，也需要能夠持續

承載這⼯作的機構。 

⾹港眼下的考驗 

⾹港剛剛開始進⼊這項⼯作。在英國管治下的156年間，重⼤戰略思考主要在倫敦

進⾏；回歸後「⼀國兩制」、「港⼈治港」的承諾意味著⾹港要⾃⾏管理⾃⼰的事

務，但承擔⾧線規劃的制度配置從未真正建⽴起來。 

從程序上看，⽴法會的諮詢覆蓋⾯廣、議員投⼊⼤。但據《信報》近⽇報道，多名

主持諮詢會的議員私下透露，會場情況並不理想：不少業界代表並不掌握「五年規

劃」的基本概念，往往把諮詢會當成「訴苦⼤會」——商界要求補助，教育界爭取

撥款。⼀位資深建制派議員私下坦⾔：「連我⾃⼰都仲摸索緊咩係五年規劃，業界

又點會明？」 

這不是個別議員或個別業界的問題。業界代表⾯對政府的諮詢，把⾃⼰最迫切的需

要說出來，是合乎理性的。要求他們⾃⾏判斷哪些訴求屬於五年規劃應該處理、哪

些屬於下⼀份《財政預算案》應該回應，本⾝就是不合理的期待。議員主持諮詢、

收集意⾒、整理報告，也是在盡其本分。 

以⼈⼜為例：四個層次的問題 

那麼，認真做的話，「五年規劃」要回答怎樣的問題？以⼈⼜政策為例，⾄少要在

四個層次上有答案。 

⽬標：⾹港未來20年的⼈⼜應該維持在760萬，還是讓它⾃然下降⾄600多萬？這兩

條不同的路，分別意味著怎樣的經濟結構、勞動⼒市場、與財政可持續性？「⼋⼤

中⼼」定位之下，⾹港需要的勞動⼒規模與技能結構又是甚麼？ 

利益平衡：⼤量輸⼊年輕專業⼈才，會不會壓低本地勞⼯的議價能⼒？這個代價應

該⽤怎樣的補償機制平衡？提⾼退休年齡，對體⼒勞動者與專業⼈⼠的影響並不對

稱，這項政策應該⼀⼑切，還是分階層處理？ 

⽅法：「⼈才輸⼊」應該以個別計分制為主，還是⾏業配額為主？⿎勵⽣育的財政

投⼊，應該以稅務減免、住房優先、還是直接補貼為主？ 

執⾏：這些政策需要勞⼯及福利局、教育局、⼊境處、強積⾦管理局、醫管局等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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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部⾨協作。執⾏進度如何監察？條件變化時又該怎樣調整？ 

以上每⼀條問題，都不能憑直覺回答。每⼀條都需要本地數據、國際⽐較、⾧期跟

蹤、與不同持份者之間的反覆論證。 

不⽌⼈⼜：同類問題遍佈五年規劃 

⽽這只是「⼈⼜」⼀個範疇。同樣性質的問題，在每⼀個五年規劃必然觸及的範疇

都會出現： 

房屋——公屋輪候逾五年的眼前壓⼒，與北部都會區⼗⾄⼆⼗年的⼤量⾧線供應，

財政與⼟地資源如何在不同階段之間分配？ 

產業——「⼋⼤中⼼」之間在⼈才、資⾦、政策注意⼒上必然相互競爭，先做哪幾

項、各⾃投⼊甚麼資源？ 

財政——勞動⼈⼜縮減的稅基壓⼒，與不斷上升的醫療與福利期望兩者之間的財政

路徑應該怎樣設計？ 

醫療——⽼齡化加速、⾧者⼈⼜未來⼗年再增近百萬，慢性病取代急性病成為主導

醫療需求，公私營醫療系統的⾓⾊分⼯應該怎樣調整？ 

勞⼯——⾯對AI 對專業服務業的衝擊，與傳統⾏業的勞⼯短缺，再培訓與就業過渡

的制度應該如何設計？ 

上述每⼀項都是需要主動研究與認真論證的⾧線問題。每⼀項的答案，都不會在諮

詢會上⾃動浮現。 

規劃需要研究 

把以上兩組問題擺在⾯前，可以清楚看到⼀件事：要回應任何⼀條，都需要兩種⼯

作同時進⾏。 

⼀種是資訊處理——把本地數據、國際經驗、學術研究、業界知識，從散落各處整

合成⼀個有條理的判斷。這項⼯作是技術性的，需要訓練、時間、與專業判斷。 

另⼀種是共識建構——在不同持份者、不同階層、不同時間視野之間，反覆討論、

論證、調整，最終形成⼀個社會⼤致認可、即使不滿意亦能接受的⽅向。這項⼯作

是政治性的，但同樣需要研究——因為任何取捨，若沒有有理據的論述，便只剩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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⼒量的對⽐。 

這兩種⼯作合起來，才是「規劃」的真正內涵。⼀份能落地的五年規劃，不是各⽅

訴求的算術平均，⽽是經過資訊整合與論述較量之後，得出的有所取捨的⽅向判斷。 

諮詢提供的是原材料。把訴求變成判斷、把判斷變成⽅向、把⽅向變成可執⾏的政

策論述——這中間有⼀段路。⾛這段路的，必須是⼀⽀具備時間、訓練、與獨⽴性

的專業隊伍。它的⾓⾊不是遊說，因為它不為個別利益服務；不是分餅仔，因為它

要對社會整體取捨作有理據的判斷。它的⼯作有⼀個專有名稱——政策研究。 

缺失的⼀環 

在成熟的⾃治型政體中，承擔這項政策研究的，從來不是單⼀機構，⽽是三類機構

分⼯合作。 

政府內部設有政策研究單位，綜合各⽅資訊，為決策者提供分析和建議。⼤學透過

⾧期學術研究，建⽴對特定政策領域的深⼊認識。獨⽴的政策研究機構——廣義上

的「智庫」——填補政府與⼤學之間的中間層；它們既⽐政府更獨⽴，能對政策⽅

向提出有理據的不同意⾒，又⽐⼤學更貼近政策實踐，能將學術研究翻譯為決策者

可⽤的⽅案。 

三類機構互相補位，缺⼀不可。沒有政府的⽅向，研究無處落地；沒有⼤學的知識

基礎，政策論述缺乏深度；沒有獨⽴智庫的中介與整合，政府與⼤學之間的距離無

法跨越。 

⾹港在這三⽅⾯都單薄。政府⼀⽅：特⾸政策組的政策研究編制僅約⼗⼈——對照

⼈⼜規模相近的新加坡，僅政府內部的⾧線政策研究編制便是⾹港的多倍。⼤學⼀

⽅：研究激勵已⼤幅轉向國際；學者的升等與聲譽，取決於能否打⼊頂級國際期刊，

⽽⾮能否解答⾹港的政策問題。智庫⼀⽅：本地智庫普遍依賴單⼀贊助⼈，缺乏穩

定資助結構；當贊助⼈轉移注意⼒，機構便隨之收縮甚⾄結束。三⽅都單薄，中間

層的智庫尤其薄弱。 

結語 

⽑澤東1930年那句話，今天仍然成⽴：沒有調查，沒有發⾔權。⼀個社會要對⾃⼰

的未來作有份量的規劃，先要有能⼒作有份量的調查與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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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⾧久以來的本地管治能⼒短板。要成功落實「⼀國兩制」，⾹港必須建⽴起成

熟的政策研究⽣態。這個缺⼜從何⽽來？為甚麼今天必須補上？如何建⽴？下篇將

從⾹港⾃⾝的歷史——從殖民管治到對接國家的軌跡——開始論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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